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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穆家善其人其画》的艺术评论

赵力忠（中国画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画研究》主编）：家善的画厚重中透着灵气，苍茫里含着生机，气与力的并重，使他即便在画苏州的白墙青瓦小屋时，明朗素雅中也不乏一种份量感，与当地（江苏）流行的情趣大异，权称其是“南地北画”。（1995年录于中国画研究院主办的《金陵当代八人画展》研讨会）。

肖海春（上海国画院著名画家）：1986年还在南京艺术学院读书的穆家善只身闯入大上海举办他的第一次个人画展。他为沪人带来江苏清新洒脱的画风，着实让当时的人耳目一明。

作品重线的表现，浑洒流畅，一番乡情，一曲清歌使人舒坦惬意。同时又让人觉得味稍稍淡了些，重外在形式而少内涵深沉。年少气盛风华毕露全在勇气和才智，确实不易。过不多久，小穆形迹隐匿，音信杳无了。一晃好几年，前几日，友人陪小穆突然来舍，不期而至的小穆较以前老练沉稳了。一般的学生装，看不出发达的丝毫光景。他从布包里取出的是大叠的作品。一片浑穆深沉扑入眼睑，以前恃才使气的纵横气不见了。墨气很重的画面厚重朴茂，天地间墨气弥漫杳杳冥冥，与以前南京清新重意的画风更增添了雄强的力度，味更烈，厚朴扎实稳得住笔，寥寥数物简约凝重，境界却开阔苍茫。小穆的画进入新的层次，尤其在墨法上更注重厚度和笔的意趣，墨与水既破又合空空蒙蒙，似在大涤子山水清音间。意趣无尽杳冥幽远，非江南一隅能包涵容纳。（1993年）。

柯文辉（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艺术大师刘海粟秘书）：青口山人穆家善，江苏赣榆县人。那是捻军领袖任化邦殉难之地，多彩的英雄传闻，培植了家善的好奇心与幻想。在91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研究生班之前，承蒙生活的垂青与塑造，当过工人、军人、大学教师，较早地懂得锅是铁铸的，经验过人世小风涛，对他的成长很有帮助，和专门在书斋里泡大的青年画家们有所不同。

作为新文人画重要发祥地之一的南京，青年艺徒很难摆脱这股劲风的熏陶。家善也参与多年，推波助澜，不遗余力。近四年来，他忽然发现自己不是新文人，更非“之乎者也”的老文人。以往所追求的，有巧薄轻脆的一面，实为非文人画。于是进而求厚重灵逸相结合的境界。就总体风格而言，他是金陵画派这支乐队中的一支胡笳，秀中求壮，但画目清晰，不会为协奏者齐奏者所淹没，这已是难能可贵了。

家善能直面人生，在适应大潮的同时，苦苦保存热情单纯的个性。他表里如一，不以清高自居，对待名利，不似八大那么冷漠，也不象逐潮专业户那么热衷，抱着不拒绝不刻意去找的随缘态度，心理负担不重。对于作画既有加重自尊的严肃一面，又不致于求美失美——陷入形式主义泥潭的另一面。他的画墨韵纷披，山山水水，岚气浮动，墨块中偶偶托出松秀残条，虚实明暗，对位合理。有些树得风势而飞舞；有些树象一排刺猬在拿大顶，不斤斤于同中求异，只是作为砝码来调节画的重心，歪歪正正，各得其所。如果后一类树在笔法上变化更多，为梅清大师写黄山天海，几乎把小树画成跳动的音符，节奏十分明快，造型多变，用笔又无一相似，家善将会更上一层楼，而享受因异成异的大欢喜。他画屋颇具拙味，鱼网般的屋顶，同样是网状的水纹，中锋偏锋并用。他画屋颇具拙味，鱼网般的屋顶，同样是网状的水纹，中锋偏锋并用。大地与宇宙星空为母子。静穆中流露出对光景的珍惜，也有了倦了的小憩，更多的是自励。那些装饰味的云片、远峰为了添点画的层次，并不玄虚。家善的上乘之作，图中自有一股旋动的微风。

我希望他多多写生，沉下心与大自然交谈，借河岳灵气，洗自己画魂。希望在前，在精神细作中会孕育更新的心之画。具备强烈的泥香、墨香，离新文人画家群更远，同时腾出手来扶持画坛上的弟弟妹妹们！（1993年）。

左庄伟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著名艺术史论家、美术批评家）：1990年我初识家善时，他长发遮面、秀气的面孔上架一副宽宽眼镜，身着中山上装、牛仔裤，这付样子颇使我留意，我竭力想从他的形象上发现点什么。我对他说很想看看他的画，不久他来我九平方米的书斋专为我开了画展，我注意到他敏捷的思想、深层的思考，尤其那笔墨交挥、挥洒自如的水墨画里面潜藏着我感兴趣的东西，所闻所见更加深了我对他那身中山装、牛仔裤打扮的印象。

记得我们初次相见时，他就坦诚地告诉我：“大家都在追求一些东西，往前跑，而我竭力在往后退、退到自己，去寻找自己、触摸自己、表现自己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想情感”。

是的，当今时代的艺术家在觉醒，在寻找失去的自我，这是一个潮流，要真正找到自我并非易事，因此不少画家显得茫然。在寻找自我的潮流中存在两种不同的诱导外因：有的从西方思想中得到启迪；有的存在民族文化中找到先师。这并不表明向前进或向后退，它不仅是时间而是充满整个时空的时代思想特征。这既是西方现代绘画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绘画主流的文人画的根本特征，在这一点上无论前进者还是后退者都是共同一致的。所以家善的退实质上与西方文化冲击诱发的新潮美术相对的一层人的反思与追求，这层人就是当今活跃大江南北画坛的现代文人画诸君。

家善立足于现代、用现代人的理性、情感和审美观念去审视自然和人生，但他选择的是古典艺术语言，这使他的画蒙上了一层古典意趣的面纱，但是如果透过这层容易迷惑人的面纱就会发现它的现代内涵，就如他学生时代作的《望穿秋水》，画中一位古代女子倚栏远眺，对着茫茫无垠的秋水，凝神静思。这种恍惚、对前途渺茫，潜在着内心的不安、忧虑，这不正是当代人的普遍心态吗？如果单单就画面形象而论、画中人的情绪也颇具感染力，着实能引起观赏者的情感共鸣。依我看，画家选择什么样的题材和艺术语言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立意。但是现实中人们往往“以貌取人”，有时就会陷入张冠李戴的境地，听说家善的水墨画就曾被划入“新保守主义”,这正是“以貌取人”的必然。

家善作画重感觉，把自己投入客体中去寻找、把握内闪耀的瞬间，从他的随意之作《访友图》中可以看出他敏锐的感觉，把访友不见友的瞬间感觉升华到一个苦涩悲怆的境界，这正是他的自我深层情感的写照。他不想用现代形象和艺术语言来直抒、而选择了古典语言和形象来表现，旨在引起人们共鸣与深思，如板桥所言：“爱看古庙破苔痕、贯写荒涯乱树根。画到精神飘没处，更无真像有真魂”。

一个画家的思想感情、艺术追求，根植于画家个人生活历程积淀、家善虽刚历经三十个春秋，可他做过工人、当过兵、又在艺术学院深造五载，现在南京高校艺术教研室，人生的酸甜苦辣都略有所尝，是一个比较完全的知识分子，这正是他走上这条现代文人画之路的必然，可以说他初步触摸到了“自我”，要通过艺术真正地表现自己那还要付出毕生的奋斗。他已经登上了高楼、正望尽天涯路。（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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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刊评论（节选1986年-2008年）：

陈香梅（美国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夫人、美国亚太艺术研究院顾问委员会主席）：

穆家善在美国的奋斗是成功的。作为一个国际知名的美术教育家、现代艺术大家在书法、中国画、水彩和雕塑作品等同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这在当今的国际画坛并不多见。
纵观当代中国画坛，几十年来人才辈出，涌现出不少勇敢的探索和开拓者，为中国画的继承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而八、九十年代就被誉为现代文人画代表画家、当代金陵八骏之一的穆家善却独领风骚，如同一颗璀璨明珠。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穆家善又以其独特的艺术风貌和能为不同国家种族所喜爱、认同的国际绘画语汇傲立于当今国际画坛。
我与穆家善相识于1998年，当时美国亚太艺术研究院成立时，我应邀成该院顾问委员会主席、穆家善任院长。美国亚太艺术研究院的创立改变了中国艺术家在海外单打独斗的孤立局面，穆家善率领着亚洲杰出的艺术家以群体的实力冲击影响着西方艺坛。十年的奋斗，穆家善在美国开创出了一片天地，艺术研究院不仅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成为海外推广中国文化艺术的一面鲜明旗帜，被誉为中国文化大使的穆家善也成为了当代推广亚洲现代艺术的巨擘。
穆家善的作品小中见大、奇思妙想、纯朴厚重、气势雄浑、幽微深远。用笔虚实相生、雄劲与飘逸并举，画面不拘一格的现代构成，不拘季节、不拘时空的表现手法，凸现了物象的质感、美感、材料感和立体感。由于深受老庄哲学和禅宗思想的影响，他的作品不仅具有自然、平和和神秘的色彩，而且富有静虚和空灵之美，表现出一种超脱自然的境界和一种人类向往自由的理想。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画中特有的文人情怀，不时地流露着天人合一的人文思想，这一传统的哲学理念，大大拓展了被誉为“穆家画法” 的穆家善中国画世界。
（摘录自《人民日报》海外版在2007年6月4日第7版）

艾美.雷蒙德  （美国堪萨斯大学著名艺术批评家）： 大凡中国画大师，无论现代派还是传统派，他们的作品大都在一定范畴之中。笔法要出自名家，风景要名山名水，人物刻画要见风骨。不仅要掌握对高山大川的描写，也要注重对花鸟草虫的表现，书法更是大师必备的才能。穆家善的作品全盘继承了这些光辉的传统，真正具有大师的风范。

最能代表穆家善艺术风格范畴的是他的山水画。在至少可以上溯到唐代的传统中国画领域，他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具有现代意识的新的理念是他通过其作品对这一领域的重大贡献。

作品《幽微之谷》可见枯笔下的岩石、山川、湖水，有装饰味的近乎工笔的描写与奔放写意手法相映成趣。柳、湖水、鱼鳞纹的再次出现，使画面极具动感。画家的群山远眺和疾风暴雨以及扣以草书的故事情节，把大自然的美与力展现在观者面前。

从作品《高秋图》可以看出，穆家善对中国山水画传统画法的继承已是炉火纯青。那蜿蜒山径，牵着观者的视线，穿过山川和水泽，将近景、中景及远景连成一体，这传统的格局旨在将人与大自然在记忆的空间中结合在一起。画作在此又见那些熟悉的湖水、庄稼、屋顶与远处的群山相映成辉，层次与节奏烘托出超现实主义的主题意识。穆巧妙的为我们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通观整幅作品，穆家善用笔流畅、洒脱。这是检验艺术作品力度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正是成功艺术家的标志。穆家善的山水画不但发扬光大了中国山水画的光辉传统，而且对现代的中国艺术做出了可喜的贡献。穆家善的作品充分地继承了传统写意山水画的无限意境。（摘录《走近当代大师》“穆家善的超现实主义山水”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2007年） 

朱莉娅.波迪佳.格林斯坦（宾夕法尼亚大学拉丁语文学博士、曾任该校副教授、现美国国亚太艺术研究院副院长）： 穆家善是少数能够超越自己的艺术风格，并将内心世界和外部山水融合在一起，表现自己的艺术家之一。虽然是在传统中国艺术氛围中学习成长，并深受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国功夫的影响，而近年来他却沉浸在西方世界的现实文化中。在将自己和新文人画风格作品区别开后，穆将东西方文化艺术精妙的融合在一起，创作了大量表现自我精神的新山水画，形成了他独特的中国画风貌。

穆家善的中国画作品风格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新文人画阶段 (1985年以前)。（二）当代中国水墨画阶段(1985-1995年)。（三）中西合璧彩墨画阶段（1995年至今）。穆的绘画技巧着重强调了中国和美国艺术在表现风景画的不同。他采用现实而又浪漫主义的手法，用内心的触动和感受，而不仅仅是视觉所见来描绘表现自然。纵观四十年来，穆家善的艺术生涯，学术界认为他的艺术是独特和个性化的，充分表现了自我和他的世界观。

穆家善的艺术作品已得到全世界的承认，目前在中国、日本、香港、台湾和美国的众多博物馆都有展示，并被众多的国际名人和美术馆收藏。

（摘录2008《中国书画三十年史志》 “穆家善探索世界文化的共通语汇”）。

张子宁（华盛顿史密森美术馆、国立沙可乐美术馆中国书画部主任、博士、美国亚太艺术研究院院士）：

穆家善早期的人物、山水属于新文人画派画风,这由于他于九零年代初曾策划中国新文人画的画展和学术研讨会即可见一斑。当然他的山水画也同时反映了金陵画风的同貌。这种画风很自然延续到他移民美国的初期----九零年代的后半。

近年,在对西方现代艺术有较深刻的了解后,更加领悟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他一方面回顾传统，如近有《高呼石涛》之作；另一方面深入大自然写生，如中国的黃山、美國的大峽谷等地。他的理想是「臨案作畫，氣象萬千匯於一瞬，吾法吾筆皆宣於心映照」，认为「魂飞象外，游刃於思想与心性的畅想之中」是创作中国画的最高境界。穆家善近年对创作的領悟，使我想起了明末集书画、赏鉴、收藏、理论之大成于一身的董其昌（1555 – 1636）曾经说过的一段精辟画论﹕予常论，画家有二关﹕最始当以古人为师；后当以造物为师……惟以造物为师，方能胜过古人，谓之「真师古」不虚耳！予素有画癖……将宝参名岳……朝岚夕霭、晴峰阴壑之变，而会心处一一描写，但以意取，不问真似。如此久之，可以驱役万象，镕治六法矣！
    穆家善从南京到华盛顿,十多年的参悟,悉以为董其昌所论有不谋而合之处。

邵耀成（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美国亚太艺术研究院特聘教授）：老子自己很了解，所谓“道”只是一个随意加在“天下母”身上的名字，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所以他说：“我实在并不知道‘天下母’的名字，没有办法，就强加一个名字在它身上，称为‘道’吧！”既然“道”在创造时是“寂兮寥兮”的，我们的“神思”在创作的一刹那间不能不“虚兮静兮”一番，道家所追求的乃是一个无意无识与“道”齐一的境界；一个无意无识的境界自然是“寂兮寥兮”的。“虚静”含有“无我”的意思，因为，“无我”，所以能与“道”相契合；因为契合，所以有创作力。穆家善《秋梦依依》画作有行云流水以及与道上下相遨游的意境，酝酿着一种生意盎然，气韵潜动的感觉。2007年摘自《穆家善的艺术世界》。

摘自2007年《写境写道写心胸-穆家善画作所承传的中国美学传统与构架》
阮荣春(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教授): 家善天资聪颖，才艺过人，就读南艺本科时，南京新文人画正在勃起，家善虽为学生辈，即与王孟奇、方骏等老师们一道介入新文人画阵营中，所作山水用笔轻松，意趣闲适，已现乳虎吞牛之势；读研究生班时，其沉浸传统笔墨之中，作品轻松中寓沉稳，闲适中见浑厚；出国数年归来，画技又有进展，作品张显苍茫灵动，老辣厚实。此可谓层层递进，一步一层楼也。    
家善爱国敬业，几年来积极奔走于中美之间，为中美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目前已为上海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聘为教授。家善虽为本人学生，但我们犹如兄弟朋友，我很尊重他，并为他的成就感到骄傲。2007年《穆家善画集》. 

劉昌漢(台湾旅美著名画家、艺术批评家):  穆家善先生的創作語彙接近明末以來文人的野逸風格，石濤、 梅清及金陵諸家 「縱使筆不筆，墨不墨，自有我在 」的傳承 ，於心境抒發中求取一種稚拙的天趣，表現面貌上用色不多，承襲水墨為上的空靈澄明。在當今 急功近利、 只爭朝夕的商業文明大環境下， 許多水墨畫家競相投身進前衛藝術風潮，採用水墨作為單純媒材，強調個性和情感渲洩，穆家善卻不此之圖。他雖然在海外生活多年，其創作不是站在批評者視角做文化的顛覆或思辯，而是表現了沉緬於沉重博大的文化史下的從容無悔，筆底山川仍是呈示了中國歷來的自然觀照和心境的書寫。2007年撰于波斯顿  《我看穆家善的画》
    梁永琳(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 《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主任): 用一个简单的结论便可以概括一个画家，那么这个画家必将会被历史简单地抹去。而在我眼里，穆家善并非一个简单的画家。穆家善现象对观众所习惯的非此即彼思维模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而要我在短短的篇幅中对他和他的艺术作评价，也就会踌躇再三，迟迟不敢落笔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加深，审美多元化和思想的开放，率意的尝试，浮躁的心态弥漫，中国大陆出现了一种姑称之为新两局的趋势：一曰“时尚化”的趋势，一曰“古典化”的趋势。这两种趋势虽然不同，前者以眩人眼目的形式尝试吸引着媒体的关注；后者以惊人的技巧让人重温古典之美。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创造能力的弱化，这让许多人为中国画的前途忧虑。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到穆家善君的绘画作品，不由得心头一阵惊喜！这才是不逐时风，独立思考的画家！拿他的作品与中国历代的画家作品相较，会感到不同的样式，但内在的精神又与中国绘画一脉相承，仿佛有一条没有割断的脐带。追求不同，为不同而不同，那是“时尚化”和“古典化”选择的羊肠小道；而循着历代大师走过的路径攀登新高峰，这才是最重要的。无疑，家善君选择的是后者。

而新作大峡谷系列之《翠染青山入画图》《风起云醉清泉流》《峡谷放秋图》《大峡谷之歌》以及《独入深山信步行》《行人无限秋风思》《观瀑亭》《清泉石上流》《山川无言瀑自流》《秋风萧瑟洪波起》虽然是紧随着中国历代画家走过的路径也即有延续性，但更为显豁的随着时代的变化而糅入当代性。

   虽然许多文艺大家都说过，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但其中也含着一个悖论。事实已经证明，穆家善君的世界影响已经产生了。虽然是奇怪的现象，却又是不可否认的现象：越是在美国扎得深，却越能发现中国深远的美，这也许便是穆家善现象对中国艺术的启示。    2008年1月6日于北京 摘选自《穆家善现象对中国艺术的启示》
李砚祖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导、美国亚太艺术研究院院士): 穆家善，与我同为南京艺术学院校友。1986年他尚在南京艺术学院求学时，即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并获得很大成功。与他的交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对绘画事业的执著和理想，同时，他又是一个非常认真、踏实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达成理想。研究生班毕业后，他有机会去美国发展，在一个与东方艺术完全不同的西方艺术世界中继续自己的艺术之梦，转眼20余年，他现在已经是美国亚太艺术研究院院长、一个坚守东方艺术、有积极开放、广纳百川的著名艺术家，在美国艺术界有了自己的天地和骄人业绩。

穆家善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他当过兵、也做过工人，又幸运地在新文人画的重镇南京艺术学院进行专业深造，他其性秉直、其情真挚，以致在他研究生毕业不久，就已经成为新文人画的干将之一而崭露头角，他以中国笔墨抒写心中之语，以致佳作不断，硕果累累。

穆家善的画作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山水、一是人物。其山水，有江南之清秀，又有北方山水的雄奇之姿。其画虽不能以老辣称，但其三十年艺术人生之蕴涵乃清晰可辨；虽居西土，但其对中国画义之理解亦非常人所能通达。其山水画，我十分欣赏的有如下几点：一是逸笔游心，不拘成法，尽写心中情义。二是画面布局盈满，山脉勾连，树木参差，各得其所。三是墨与色交汇，擅用泼色破墨，其法可以看到刘海粟、李可染的影响，但又有自己的新创新用，不为成法所拘。穆家善的人物画亦是传统文人画品格的全面实践和写照。他有扎实的人物造型基础，人物造型准确，最重要的是其人物表现的那种随意性和文气。 摘自《逸笔游心写真情—读穆家善画作有感》2008年1月13日
宋铁航（美国《华府纪实》总编辑、大华府北京同乡会会长）：老穆如果显得牛，那还是有资本的。就我所熟悉的大华府（华盛顿）地区来讲，说他是最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中国画家当不为过。他竟创办了美国亚太艺术研究院，两岸三地以及大批国际一流的专家、学者被他招募旗下，致力于中国文化艺术在海外的传播与推广。他还多次出面组织过《大华府赈灾书画义卖》为大陆水灾和台湾地震灾区捐款，组织过《中国画国际学术研讨会》、《国际儿童绘画比赛》和《亚裔艺术家绘画大赛》，搞过《小天才儿童夏令营》，组织过中美文化交流活动《中国古董与艺术节》，甚至还应邀到美国国会俱乐部以及一些名牌大学等主办过多场大型《中国民族音乐会》，国际著名的巴尔地摩《太阳报》竟用两个版面及巨幅照片报道。在大华府侨社，这样一个卧虎藏龙、聚集着各种“人物”的地方，老穆搞得风生水起。                                                              摘自《老穆情说》2007年

    简恩.爱肯顿博士（美国当代著名的艺术批评家、马里兰美术学院教授）：‘穆先生以一个东方哲学家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他的话是他对自然宇宙观的浓缩，展出的作品让我感到来自遥远东方神秘的艺术。充满肌理探索的画面，表现出一种深博、幽静的幻象之谷。画家敏感、丰沛、纯熟的绘画技巧和深刻、自由、浪漫的艺术思想，丰富了自己作品的深度和雄厚力量。穆先生的作品让我们改变了对中国画只是青山绿水的印象。（录于美国马里兰美术学院《穆家善画展》1995年，摘自《中国当代书画名家集》）。

杨效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普渡大学卡尔迈特校区哲学教授、现为芝加哥市立大学亚洲研究部学术主持、哲学教授）： 西方语言中缺乏‘意境’、‘境界’的对应词，穆家善的这些作品能说明何以如此。（摘录美国马里兰美术学院《穆家善画展》留言簿，1995年）。

林亚君（台湾旅美画家、马里兰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穆先生，您的作品让我感到一种近乎仙境的飘然之感，您的山水存在与一种完全自然的境界中，一种完全主观的自我的艺术境界，有别与其他的中国山水画家之作。你自成一格的画风丰富了观赏者的美妙想象。
               （摘录美国马里兰美术学院《穆家善画展》留言簿，1995年）。

江上风（香港《文汇报》中国书画专栏执行主编、江苏省版画院院长）：在中国已很有成就的画家穆家善两年前去了美国，自然是图发展。一般来说一个中国画家寓居海外，若坚持原来的笔情墨趣的东方绘画，而求取称心如意的往后成果，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他们是在一种西方文化的大氛围中，鉴借择选，不断的奋斗着，特别是对一位青年画家来说，除艺术之外，更会有诸多其他实际问题要去对付。穆家善还算顺心，去冬他在马里兰美术学院办了一个画展，倒也引起不小反响。

穆家善是个聪颖且进取心极强的画家，为了实现自己的艺术目标，做出了许多艰苦的努力，不管是以往在中国，还是现今在国外。他希翼在艺术的深层次境界中有所建树，从他的作品看，正如那位简恩.爱肯顿博士所说，他的某些目的已经呈现在他的画面之中。

（摘自香港《文汇报》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２７日C９版，中国书画专版第７９９期,“穆家善笔下的异国风光”）。

李惊涛（江苏省作家协会理事 美国亚太艺术研究院客座教授）：我对穆家善非常熟悉和了解，就像熟悉和了解自己的掌纹一样。初高中时代，我们曾经一同背着画夹外出写生，或严肃认真地在老师的办公室兼画室里画过石膏，也曾一同考过美术院校。所不同的是，我中途退出了报考艺术院校的竞技场而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他则在数年之后，以专业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迈进了南京艺术学院的大门。大学毕业不久，他又返回母校攻读中国画研究生班，而此时此人已经是在故都南京声誉鹊起的“新文人画”的代表人物，在上海、南京和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过个人展览的青年画家了。
穆家善的中国画作品，大而化之，可以划分为三类。
一是讲究哲思与悟性的品类。《达摩面壁图》等作品，无疑在表明，他是占据了千百年来积淀深厚的观念世界的重要一隅之后操笔的。众所周知，关于人的思想状态与现象，在形而上的领域里，究竟哪些是能够启人茅塞、开人视野、提升精神观念世界，这些观念在具象的形态中又如何得以表现，这是“新文人画”画家们有浓厚观照兴趣的东西。穆家善的此类作品，恰在抽象与具象之间展开了感性的思辨。譬如他画的面壁达摩，一反陈陈相因的侧坐过背对观者的现象，正面朝向观众。那么这里的面壁，就牵扯到一个对壁的理解问题，在这位青年画家看来，达摩业获大成，乃修心大于修身，是置皮囊于肚外，一心向佛，以故达摩所面之壁，实际上是面向佛的文化。这样，穆家善所画的达摩面壁，便是有形与无形的合而为一，达摩专心修行的形象正面朝向观者，便给了观者更大的感受空间和思想天地：壁者，非壁；非壁乃壁。这是穆家善的创造。
其二，是以意境见长的品类。这些作品以《林居图》、《暮秋》、《幽微之谷》、《梦见南山》、《秋色赋》等作品为其代表。穆家善对现代绘画大师林凤眠、李可染、刘海粟的画风潜心研习多年。在背负着他们的艺术要义探索前进的过程中，这位青年画家的足迹遍及甘肃、青海、西藏、陕西、四川、湖北、山东、两广、苏浙沪杭。那时候的穆家善，还是南艺的莘莘学子，便开始了走大师们的足迹所及的道路的艺术旅程。穆家善此类作品，在意境上独求静穆宏大、幽深淡泊，是他在“新文人画”中引人注目的重要一隅。这些作品，是他在自然现象与个人心象的边缘地带，取精用宏，蔚成景观。
第三，是一批强调情景的画作。比如《望穿秋水》、《秋园诗意图》等等。这些作品从情感与人生阅历出发，体现的是青年画家广袤深邃的情感空间里复杂的情愫。有沉静，有惘然，有闲适，有苦涩，喜怒哀乐，奋进追索，常常被他描摹于尺素之间，使观者从情感上瞬时引起情感上的共鸣，或移情于自身的情感世界，在观画的过程中将自己与画家、自己与画家的作品之间的距离消弭，进入到一种审美的大娱悦中去。穆家善的绘画作品，以情境表现一脉，博取了不同层次读者的喜爱，这是不足为奇的现象，因为常常是这一类作品对人性的观照和表现最为出色。（1996年春撰文 收录与《穆家善艺术世界》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        

徐家康（淮海大学美术史教授）： 《难忘的那片云》与其说是家善对童年之梦的追忆，不如说是对一种超生脱俗的人生理想的向往来的更确切些。奇山异水，孤树闲云，分明的黄土高原却紧临江南水乡，凄凉无人之境充满无限的禅意，大小披麻浓淡叠加，在画山绘土之外，仿佛要竭力展示一种纯艺术的画理。这时空交错，与现实之景相去甚的图式显然来自画家心灵的冲撞。《达摩面壁图》构思构图更加奇特，甚至近乎荒诞，但细细品味又颇觉合情入理。这原本是一个画家常画的题材，但以往着眼点仅在达摩形象的塑造和再现其意志超常，甘于寂寞，面壁十载，终于有成的一面。而家善此画，却深入灵魂，以己之悟性参透达摩之心，超越时空的图景自然是心灵具有无限自由性的艺术写照。深山黑洞不仅锁不住达摩之心，也锁不住画家之心。追求灵魂之无限自由正是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外在规范束缚的现代人的普遍渴望，从这一视角；理解家善的《达摩面壁图》便可发现古老的题材有了强烈的现代意识，因为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

家善作品所营造的一个个貌离神合的艺术之境完全是画家“自我”的表现。表面上的古典语言，掩盖不了内心深处的现代意识，家善立足于现代，用现代人的理性、情感和审美观念去审视自然和人生，在累月积年的苦思冥想中，他渐渐悟到艺术的真谛和富有个性色彩的绘画语言，而这正是一个真正艺术家的灵魂，没有这个灵魂，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更不可能有鲜明的艺术风格。摘录自《连云港文学》第100期 1995年4月“写景、写意、写心—穆家善的水墨世界”
陈大羽（原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看了你的画集，近作进步的很快，也有了自己的风格，我为你感到高兴。到美国要多看看些美术馆里的大师作品，吸收融合到你的画里，你会有大成的。（1995年老师对穆家善的临别赠言于陈大羽家中。）

    范曾（原南开大学美术系主任）：你的画集昨天我又看了一遍，画的不错，再去掉些东西，将来必成大家。（1995年老师对穆家善的临别赠言于范曾天津南开大学抱冲斋家中）。

朱道平（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南京书画院院长）：家善的画幽微、旷远，有灵性又有厚重，多变的艺术手法，显示出丰沛的艺术创造力。（摘录于《穆家善的画》1996年）。

陈泉涌（《中国青年报》著名诗人）：墨泼画卷,神迷魂断,丹青惊煞李可染。衣带宽,艺窗寒,青春无悔穆家善。一片赤情山水间。读大自然。写,大自然。《穆家善——画外真魂》摘录于《中国青年报》专访（1993年）。

董欣宾（江苏省国画院理论研究室主任、著名画家）：穆家善人很聪明，这是我多少年来对南艺这位同学的看法。如果说这四个字太社会化一些，那么我再说“笔性是属于明快敏感一路的”。他也很用功，画的路子因而也比较宽。人物山水都画，我认为他的人物比山水强一些，但山水画到酣畅淋漓时，画面也显得很饱满、自然节律感也好。就素质而论，的确是一块料子。摘自1989年中国美术馆《穆家善个人画展》前言

李可染（中国画研究院院长）：前边的那些画比较飘逸，《野趣图》这幅画的不错，墨厚重，用笔有风骨，这个路子可以往下走走。你多看看正厅展出的《林凤眠的画展》，他画的颜色多黑啊，风流啊！（录于李可染观看1989年中国美术馆《穆家善画展》开幕式）。

周思聪（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人物、山水都有些灵性，山水酣畅一些，《任尔东西南北风》墨竹，用笔高古，你是下了功夫的。（录于周思聪1989年中国美术馆《穆家善画展》开幕式）。

张步（北京画院副院长）：家善的人物画用笔潇洒，山水立意新颖，又富于诗意，属于逸品一路的文人画。书法也写的好，年轻有为，才华横溢，不愧为江南才子。（录于1989年中国美术馆《穆家善个人画展》在北京老舍茶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蒋国良（加拿大华裔画家）：江苏青年画家《穆家善中国画展》近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了。在京见到老同学的这批近作格外的高兴。新奇的画面之中已看不出几年前的“牛仔文人画家”穆君来了。我对他戏曰：多变手。

家善的水墨画中充满着“枯、涩、悲、怆”之情态。他常以如履薄冰的枯涩线条铺开一个完整的弦而下的阴力势态的章法，挥洒他内心中郁结的千奇百象的艺术符号，静生于苦涩，动出于悲怆。以静态的线条，表现弦而下的动势章法，这两极相克相生之迷离运动贯穿于作品之深层。代表了中国画家苦于表现而又乐于再现的创作心态。这是当代水墨画家无法再向前踏破的深渊区域，同时又是中国画通往“新绿洲”的必经之途。

在南京艺术学院我与家善同窗五年，深知他的秉直习性，严肃治学的态度，他三更习字，五更读书，勤向古笈，泛略先贤、今人。家善常说：“做学问象爬山一样，有的人爬的是高山，有的人爬的是土坡。土坡易于扬名，高山不胜寒。真正的艺术家不应屈膝附和时尚，关键是看准前面的山，不懈的登攀。”在他踌躇满志之时，我探问他将来的绘画目标，答曰：满而自溢，顺其自然。（摘录于1989年第49期《中国美术报》）。 

　　高桥广峰（日本水墨画会会长）：优秀的绘画技巧和杰出的表现手法预示穆君将担起中国画崛起之重任。（摘录于１９８８年日本第４５期《水墨画季刊》评论穆家善获奖作品）。　
程大利（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出版总社总编）：我所熟悉的穆家善，是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就读于南京艺术学院。他是个勤奋用功也爱思考的学生。他钟爱着传统的文人画，视其为辉煌的宝库，并欲倾毕生精力在其基础上创出新路，这精神甚为可贵。（摘录于1986年上海《穆家善画展》前言）。

黄石（《上海文化艺术报》记者、艺评家）：穆家善的画得宋人之风，意境空远，笔墨成熟，现代的风光山水经过他的改造，转眼间回溯一千年。他所创作的《望穿秋水》、《幽居图》、《烟村四五家》以其功力赢得了上海一批画家的好评，中国画专家邵洛羊为此与小穆结忘年之交。穆家善有自己更为远大的目标，在古典哲学和文人画中几进几出，使他得益非浅，他认为发展要有自己的根基。当然，他毕竟不是长髯大袖的士大夫，而是穿牛仔裤的现代人。（摘录于《上海文化艺术报》，1987年1月2日）。

沈柔坚(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穆家善的人物造型高古，山水立意也有新意，宿墨用的不错，有石涛、黄宾虹的遗韵 。（1986年于沈柔坚上海华山路家中，并为《穆家善画展》题字）。

邵洛羊（上海美术理论家、著名画家）：立于传统这是对的，家善不赶时髦，这说明他在独立思考。你的山水逸笔草草、随心所欲，有一种自由的境界，这是可贵的。人物从陈老莲、任伯年出来，又有自己面目，你是有潜力的。（1986年于上海黄浦艺术馆《穆家善画展》）。
